
感、对其他地区文化的不适应。互联网给予了各种方言之间相互碰撞的机遇，

让“交际”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但戏谑方言、将方言杂糅到共同语上的网

络用语，却不利于共同语的规范使用，需要警惕。



语言文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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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对文字反映、记录语言是深信不疑的，可是看到《普通语言学教程》

的第六章里写道“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

于表现前者”时，我心中却产生了很多疑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对着校道旁的

树用英语和汉语简单地想象语言和文字产生的过程，得到的只是零散的、混乱的

只言片语。今天坐下来，好好地梳理梳理，希望能获取一些思考的结果。

首先，文字怎么表现语言？索绪尔把文字归类为书写的词，是声音符号的代

表。也就是说，文字是用来记录声音的。大可以说，以我中国人“表意文字”的

语言习惯和思维认知来看，肯定是无法认同的，但是我认为，从“表音文字”体

系来看，这样的定义也是不完善的。人类给了路边的“树”一个“树”的概念和

音响形象后，当他们希望用字符把这样创造性的成果固定下来时，说一个音义的

结合体只取记录的声音，“tree”只是一个声符，我认为没有抵达文字的真正含

义。既然它已经进入了人类的认知框架内，后代人不需要再考虑怎么创造它而只

需要安心地使用它、一代代地传承它，那毫无疑问文字本身就是储存着意义的。

索绪尔讲道：“‘表音体系’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摹写出来。”为

什么不能是记录了一整个词，而词里恰巧包含了声音呢？例如，英语对我来说是

一门全新的语言，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如果碰到陌生单词，我能凭借经验或者

借助英标将这个词读出来，但我没法从字面上猜出这个词的意思，这确实说明了

表音文字的直接特点，但从客观存在上来讲，它本身就表示着某种意思，只是那

种意思不为我熟知。此外，作为非母语学习者来说，比起这个单词的发音，我更

加关注的是这个单词的意思。

索绪尔态度强烈地认为，“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

而是一种假装。我们说某个字母应该怎么这么念，那就是把声音的书写形象当作

声音本身。”尽管他并未在“文字表义”这种看法上作任何说明，但我仍忍不住

担心，我在文中煞有介事地分析了文字表义，赋予了文字重要的意义，是不是就

是用来为索绪尔所批判的“文字具有不合理的威望”提供活生生的例子呢？但是



仔细阅读索绪尔举出的其中一个例子：“我们从法语 oiseasu‘鸟’这个词的正

字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这里，口说的词（wazo）中没有一个音是用它

固有的符号表示的，这可连那语言的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了”，还是能看出索绪尔

对文字产生质疑的真正原因在于文字作为语言的产物，并没有尽职尽责地反映语

言，反而凌驾于语言之上。于是就引向了另外一个话题：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张朋朋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文字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

表现语言中的语音形式的，而是直接表达人的思想的。人创制文字是为了创造一

种与语言功能不同，可以“传于异地，留于异时”的视觉表义符号系统。文字是

在直接表义的图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字形的创制，文字系统的建立仅仅是

受到了语言的影响，受到了语言中某些表义的语音形式的启发，所以字形在初创

时才与部分语音形式具有某种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关系是出于创制文字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文字的字形的创制并不追求与语言中的所有语音形式对应，只是为

了满足视觉符号表义的要求。因此，一旦文字系统建立之后，因为它和语言是相

对独立的符号系统，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对应关系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

是持久的。
[1]
显然，张朋朋先生并不认同语言和文字之间的来源与结果关系，他

认为文字是独立的符号系统，有它自己产生和发展的逻辑。而语言学家吕叔湘则

持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将文字和语言归类为并行的两种表达意义的工具是错误的

认识。他曾提醒我们，文字 (包括汉字) 的本质是代表语言，能读出来，“文字

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意义；一个形体必须同一定的声音有联系，能读出来，才

成为文字。如果一个形体能够不通过语音的联系，直接表达意义，那就还是图画，

不是文字。”
[2]
吕叔湘先生是从语言出发来阐释文字，尤其重视文字所包含的语

音形象。我更倾向于吕叔湘先生的观点。当人和外界接触时，如果想要感知和描

述世界，他首先调动的应该是和主体最紧密的眼睛、耳朵和嘴巴。用耳朵去听，

用眼睛去看在头脑中形成观念，用声音去试图捕捉它。语言就这在这个过程中诞

生的。而文字作为一种更复杂的、凝聚着更多心思的智力成果，其出现远远晚于

语言是合情合理的。但我认为这种时间差无法有力地证明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完全

[1] 张朋朋.评索绪尔对语言和文字之间关系的论述[J].汉字文化,1994(04):11-16.

[2]
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五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独立的符号系统、文字是为了直接表达人的思想而单独创立的。相反，当语言在

人类社会中已经初步有了范式，当语言的所指和能指渐渐地约定俗成，当语言已

经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那如果受到需求驱动，再要以书面形式记录语言时，

人们是会另起炉灶，创制一套新的符号系统，还是会在现有语言的基础上实现一

次完善，一次进步？文字产生的过程应该和语言是连贯的，从发展的延续性和省

时省力的角度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张朋朋先生认为文字是在直接表义的图

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思考对象的重点大概是放在了汉字上，尤其是由“六书”

造字法之一——象形法造出的汉字。这样的汉字意义特征十分突出，“日”写作

“ ”，“月”写作“ ”，“山”写作“ ”。但是在语言的框架之下，我认

为一个人看见一样事物，最直接的联想还是它被赋予的声音，这种声音由于具有

区别度而且对于人类来说“便携”，被用作了沟通语言和汉字的桥梁。天上的太

阳读作“日”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后，需要提及它的时候，就不用再费力地描述

它，可以声音代指，创造文字时，这个印象也会是最强烈的。按照我上文的观点，

文字都是蕴含着人类内部达成共识的意义的，那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区别就不

在于有没有传达意思，而在于表意文字在成型的时候，书写它的人更希望通过字

的面貌来突出字本身的含义。这应该属于是过程，而不是张朋朋先生说的起点。

除此之外，我十分赞同吕叔湘先生的分析，如果一个形体能够不通过语音的联系，

直接表达意义，那就还是图画，不是文字。文字字形和语音的联系应当是必然的，

而不是偶然的。谈到这个话题，我不禁想起了前些年的一个网络热词“duang”，

它最早是以语音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被演员成龙用来形容用完某品牌洗发

水后头发飘逸的状态，十分迅速地，一经传播开，这样一个词就有了文字形式，

网友们“蛮横”地用汉语拼音“duang”将其记录下来。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

里，语言才是第一位的驱动力，人们可以自由地发动它，来服务于表达的需要，

文字紧随其后，也显示出其重要性。从几千年来的语言习惯看，人们是不能忍受

一个词没有与之匹配的文字的。上述例子和张朋朋先生认知中文字的产生过程是

向背的，文字“duang”的产生和需要自发地创造它来表示一种音效是无关的。

那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吗？我认同文字是脱胎于语言的，但

索绪尔这个看似过于绝对的讲法值得说道说道。在今天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

语言作为交流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它的形态被人类的行为深刻影响着。它不总是



沿着传统的、固定的模式发展，时时会出现新情况，产生新问题。近期，有两种

网络用语非常流行，一种是“谐音”，用同音或近音字来代替本字，如“很难不

支持”写成“河南拔智齿”、“绷不住了”写成“蚌埠住了”、“确实”写成“雀食”，

还有一种是“缩写”，提取出拼音音节的首个字母，如“gkd”（搞快点）、dbq（对

不起）、u1s1（有一说一）。按照这些用语的实际效用来说，它们最终都指向了表

现语言，这个角度印证了索绪尔的说法，但特殊之处在于，这些网络用语出现之

前，它们要表达的意思已经有专属的、一对一的语言符号和文字符号了，走的是

正常流程，并且已经十分稳定。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文字的创新，在结果之外而非

过程之内，确实能够给日常交流增加一些陌生感和新鲜感。也就是说，在不影响

表义的前提下，文字是可以拥有一些其它的存在意义的。但是，存在意义不等于

存在理由，这个不能作为有力的反例来辩驳索绪尔的观点，虽然也让我在一开始

兴高采烈地以为找到了新的语言现象，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宏观的历史上来看，文字被需要的原因就是用来表示语言。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各种艰难晦涩的术语和列举看得我要么云里雾

里，要么没有太多触动，但是他关于语言和文字的论述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篇读书报告虽然不够深入，也许还有很多我意识不到的逻辑漏洞，但也算是给

环绕很多天的问题一个小小的答案吧。



评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地理差异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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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地理差异性：

索绪尔认为地理语言学是外部语言学，因为这是涉及语言现象和空间的关系，地理语言

学是外部语言学，无法停留在语言内部进行讨论。语言的地理差异是人们发现最早的语言差

异，不同于隐性的时间差异，人们只要比较两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就能显而易见地得到答案。

因此原始的人也认为语言就是后天形成的一种习惯，也就是民族性；而非像肤色一样与生俱

来的种族属性。同时人们也认为自己的语言是高人一等的，别的民族的语言不能被称之为语

言，这种观念可能也延伸到民族歧视的层面，比如古代中国的中原人就认为不说汉语、茹毛

饮血的是蛮夷。

索绪尔认为人们面对不同语言时，往往会本能地进行比较，并探索其相似性。但同时往

往相似性很难得出语言学的结论，人们更愿意研究语言的差异性。直到近代语言学，人们才

提出语系的概念，用来描述几种具有亲属关系，即共同来源的语言。语系与语系之间的差异

非常巨大，尽管人们一直在寻求语系之间的共性，但这些研究总会遇到无法跨越的障碍。那

所谓的共性仅仅存在可能之中，目前尚无法证明。索绪尔说：“世界上一切语言都有普遍的

亲属关系是不大可能的，就算真是这样——如意大利语言学家特龙贝提所相信的——由于其

中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也无法证明。”

不仅语系之间存在差异，语系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分歧。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有大有小,
有些惊人地相似, 如禅德语和梵语;有些却显得完全不相似, 如梵语和爱尔兰语。索绪尔认为,
“只在很轻微的程度上有分歧的语言称为方言”方言与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性质的

差别。但有的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在一些汉语方言中不适用。他们认为汉语中的一些方言，其

分歧程度比有些不同国家之间语言的分歧程度更大, 而至于“分歧”的形式、范围及程度, 也

不可一概而论。比如, 语法是语言中较稳定的要素, 语法上的同异应重点考察;词根与底层残

留词汇在词汇系统中是较稳定的, 而常用词汇则较易受到语言接触的影响, 在比较词汇的同

异时应有所侧重, 等等。

语言地理差异的复杂性：

多数时候，一个国家的语言是不统一的，由于一些原因形成的语言的地理差异性具有复

杂性。索绪尔认为理想状态下的语言地理差异是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但是

事实往往没有那么理想，两种语言可能相互渗透，可能在地域上划分的很清楚，甚至也可能

存在在同一地方而不相混。他以爱尔兰、芬兰和巴斯克地区为例进行了论证。他指出, “但这

种分布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 这无疑是正确的。在某一些国家之中，语言的混杂现象更加

厉害，比如马其顿就混杂了五到六种语言，单一语言的国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种语言的

重叠就导致了语言地理差异的复杂性，而这种重叠往往是由于新来居民的语言会凌驾于土著



居民的语言之上;有时又会由于与邻近地区的交往而产生语言接触, 从而产生语言兼用和语

言转用。

除了上面的原因，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自然语言的统一性。索绪尔这里所说的文

学的语言代表不仅是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是广义上指各种为了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

植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语言。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雅言和中国现代的普通话。任由它自由发展,
语言只会成为一些互不侵犯的方言, 结果导致无限的分裂。但是随着文化的发展, 人们的交

际日益频繁, 他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物

的传达工具，这种语言可以不需要文字。这种语言和方言并存于一个地方，譬如说广东的孩

子会同时讲粤语和普通话，这也是语言地理差异复杂性的一个表现。那么共同语与方言的关

系是什么？我在这里以汉语为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汉民族有不同的共同语，共同语确定

后,又与方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与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索绪尔曾提出语言学研究方

法有历时和共时的区别。从历时的层面看，方言和共同语是亲属语言，有着共同的来源，在

语音、词汇、语法上虽有差异，但也有很多相似性。从共时层面看，共同语和方言互相影响，

普通话不断向方言渗透，对方言的词汇、语法、语音、产生影响。方言区人们学习普通话时，

也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方言普通话现象，比如广普，川普等。方言的词汇、语音、语法也在不

停地影响着普通话。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普通话对方言起着规范的作用，而方言也对普通话

起到了丰富的作用。

形成语言地理差异的原因：

形成语言地理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索绪尔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时间。首先他做了一

个假设：假设有一种语言原来流行于一个小岛, 后来被殖民者带到另一个小岛, 试问可能产

生什么样的情况?对于原来的语言 (A) 和被移植的语言 (B) 来说, 语言的创新在 A或 B上可

能都有发生, 或者双方同时发生。那

么过一段时间后, 我们将会发现, 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的语言之间会在词汇、语法和发音等

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别。索绪尔认为这种差异是时间所造成的，我们不可能设想只有那些

被移植的语言才会发生变化，事实上留在原地的语言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因此语言的地理差

异应称为时间差异。

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只是产生地域方言或亲属语言的

内部原因, 而外部的社会原因是索绪尔未能考虑到的。比如说中国现代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政治决定了普通话是处于强势地位的权威语言，推广普

通话利于国家稳定发展，方言的生存空间因此会被挤压。经济的发展需要统一的语言便于交

流，方言也随时代发展逐渐退场。但是文化多样性又要求方言的登台并大放异彩，以此满足

观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这些外部原因对语言地理差异有很大影响，不可简单的把

语言地理差异称为时间差异。

关于语言波浪的传播：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传播收到两股相反方向力量的支配。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精神，即“乡

土根性”；另一方面则是促使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乡土根性”就是一种保守

性，它促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它自己的传统。这种根性是在一个人的童年养

成，经过岁月的熏陶十分的顽强，所谓“乡音难改”。“乡土根性”促使人们深居简出，而生



活必要的交流又迫使人们运用语言传播的交际功能。

索绪尔认为“乡土根性”在语言传播中往往起到消极作用，因为在一个较大范围内两种

力量是相互起作用的，尽管他们的比例不同。他用日耳曼语的例子说明了乡土根性只会形成

对立，阻碍语言传播。因此研究某一篇地区发生的语言演化可以完全不考虑乡土根性的作用。

统一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就能是整个区域统一起来，而乡土根性不过是每一个地区所

固有的交际力量。而他对交际功能的论述比较全面，他认为乡土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需要依

靠交际，交际功能起作用的方式分消极和积极两种。每当创新在某地出现的时候, 它立即加

以扑灭, 防止语言分裂为方言。有时是积极的, 它接受和传播创新, 促成语言的统一。而他

所谓语言波浪的传播的观点就于此形成，等语线带来的语言创新波浪，他用波浪这个词来表

示语言的地理界限，等语特征线就像是洪水涨退的边缘。

但索绪尔把两股力量对立起来看待，这样难免是不够全面的。乡土根性也有其积极的一

面，当人在异乡时, 总有一种要向同在异乡的同乡人靠近的愿望,。比如, 美国的“唐人街”,
当说汉语的人聚集在一起，汉语就将在这个地区传播开来；同时语言内部也可能在社会生活

中产生新的演变，词义会发生扩大、缩小或者转移。因此乡土根性对语言传播也并非一无是

处的力量，它与交际功能应该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

以上是我对索绪尔关于地理语言学观点的看法和评价，我们应该辩证地学习索绪尔的理

论，尽量多角度、多方面思考, 重视实地考察, 科学论证，并把它正确地运用于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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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四编围绕地理语言学展开。主要内容有：语言的差异、地理差

异的复杂性、地理差异的原因和语言波浪的传播。

首先，索绪尔在此编第一章开头点明，语言研究中，语言的差异是最令人瞩目的，且在

这其中，空间差异远比时间差异来的明显。这其实不难理解。我们都知道，语言在日常的使

用中是会不断进化改变的。对于特定的区域来说，譬如民族、地区，它的使用在总体上是趋

向统一的；而对于语言其本身的演进历程来说，它会不断产生新的内容，融入新的元素，由

此而产生分歧的。而基于各个地区原始语言的不同，受地区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其

发展和演进大多只会越来越具有当地特色，区分度逐渐提高，因此时至今日，国家与国家之

间使用的语言大相径庭，甚至是城市与城市、村落与村落之间，使用的语言都可能有非常大

的语音差异。反观语言的演进，它虽然是不曾停止的，但变化却较为和缓。以普通话为例，

在如今互联网时代，语言在日常生活里的频繁使用中会不断形成新的词语，人们对新产生的

网络用语早都习以为常，比如：“蓝瘦香菇”、“社恐人”等等，它们都在不断改造语言。可

即便如此，今天人们说的普通话和昨天说的并无太大差异，甚至几年、十几年间，在当时流

传的用语放在现如今也能使用，它的语法和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因而其时间差异体现相较于

空间差异是不那么明显的。

而在第二章中，索绪尔就“地理差异的复杂性”这一主题展开叙述。第一节阐述的是几

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的情况。他指出，语言差异的最一般因素是地理上的分隔，而后谈及

的问题即是“两种语言在同一地方并存而不相混”。而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

情况便是指新来的外来语言有时会凌驾于当地土著语言之上。于是便引出了“语言的入侵”

这一现象，且此现象并非近代所特有。就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从 14 世纪地理大发现

的航海时代开始，商业贸易、版图探索和殖民侵略，都使得不同民族和种族的人们之间的往

来变得密切，这势必就伴随有不同语言的交互。而入侵语言作为殖民侵略民族的象征，其自

身带有一定的侵略与征服意味，因而当入侵语言的种子被播种在殖民地语言土壤后，便会对

当地土著语言产生强大的冲击力。语言的侵略是文化侵略的一种表现，而殖民者为达到统治

与征服的目的，常常会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即在文化侵略的同时伴随武力压制和政治入侵，

通过暴力征服迫使当地土著学习并使用入侵者的语言，从而达到语言控制。被侵略的地区的

多方面在同一时间受到摧残，因此其语言也容易臣服于外来语言，即是索绪尔所提及的“外

来语言凌驾于土著语言之上”的情况。但不同地区的语言一经形成并使用，即说明它已经拥

有了相对完备的语法系统和使用规则，即使在一段时间内未能被人们频繁使用，如被侵略时

受到教育压制因为无法流行，可其已经被产生创造并有效通行，因而除非受到非常重大的破

坏或使用群体的灭绝，否则语言生命力之顽强都会对它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或许可以被称为

语言的韧性。正如被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虽然英语已经被推广普

及且称为第一使用语言，但印度本土语言仍在被使用，且两者并没有因为共存在印度社会而

相互全面融合，两者仍拥有本质上的区分。而就近现代的语言环境来看，民族群居杂处，但

他们的语言并不相混。这一点浅显易懂。因而说，不同的语言在同一地区内并存重叠，原因

可能是民族入侵、和平渗透或是游牧民族的作用。

第二节的主要内容是文学语言和地方话。在这一节中，索绪尔提出，“自然语言受到文

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且指出这一现象是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程



度后才会出现。那些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正式或非正式语言在自由状态下发展的话，就会形

成互不侵犯的方言，且导致无限分裂。但这种情况放置在人们的社交生活中之后也会随之发

生改变，在交际日益频繁下，人们会约定俗成选出其中现成的某一种方言，使其为整个民族

的沟通和语言发展服务。这便揭示了不同的民族或者说是不同的地区的地方语言的形成原因。

而在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全民语言和地方语言共存，且能够达到

相互平衡和相互促进。举个例子来说，在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方言，

而现在在中国境内普及面最广、最为通用的语言便是普通话。各个民族的方言由其历朝历代

的发展筛选决定，是其民族的象征，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而普通话的推广使用也是由整个

中华民族的使用和发展的需求决定的，其中也带有政治的因素。但由文学语言和地方话的关

系之中我们也不难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尽管全民语言和地方语言能够达到共存，但在未

来的使用之中，是否有可能因为全民语言的影响力过大而导致地方话遭到侵蚀。这是语言发

展过程中一个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问题。正如现代的中国社会，普通话的推广为人们的日常生

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它的流行同时也意味着对传统地方语言的强烈冲击，很多人可能由

于从小受到的教育影响，已经无法使用甚至是无法辨别自己民族和家乡的方言，这导致了地

方语言失去了大量的使用群体，许多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发展数千年的地方语言面临生存危机。

如何平衡全民语言和地方语言，使地方语言仍保留象征意义和语言使用价值，不至变成濒危

语言种，这也是人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第三章中，索绪尔开始分析语言中地理差异的原因。首先第一节谈到的便是时间。而

在此小节，他提到，人们认为空间对语言造成了差异这个想法其实是受到欺骗的，他认为空

间对语言并不产生什么作用，真正对语言发展分化的出现造成影响的是时间因素，地理因素

只是影响它的次要方面。当然这个结论的前提是不考虑“语言的不稳定性”。在第二节中，

索绪尔设想了一种模式，即某一国家使用单一语言。当然，根据我们基于对事实语言发展的

了解，我们能够推断这个地区的单一语言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如地理环境，人文差异，

社交需求等都有所不同，且合理推断这些不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对语言产生干预，这些

干预具有地理差异性、民族性和持续性等多个特点，由此，这一个独立国家使用的单一语言

也会不断分化，从而又生出各种各样的地方语言来。在第三节中，索绪尔指出“方言没有自

然的界限”，这一结论的首要前提是不应该定义方言为某种完全确定的语言类型。或许在索

绪尔看来，方言可以被理解为放任语言自由发展分化的产物，因而方言是一种语言概念，此

概念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指向的语言内容能够持续且相对自由的变化，因此它会产生许许多多

不同的结果。伴随着方言的扩展，对其的研究也变得复杂起来。确定其扩展区域，深入的研

究也就需要用其新的概念取代旧的概念，即他所指的“没有自然的方言，只有自然的方言特

征”这一理论。

第四章中，索绪尔阐述了“语言波浪的传播”这一点。他在第一章的论述和我们日常对

于语言传播的理解有高度的重合，即语言的传播是有遵循一定的规律的。而第一节里提到的

规律就是“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交际使得语言得以传播推广并与其它语言产生碰

撞融合，而“乡土根性”则使得一个语言体忠诚于自己的使用与发展传统。这两者就是语言

发展的“放”与“收”，索绪尔称之为“语言的扩张与内聚”。事实上，任何语言的发展确实

都离不开这两者的共同作用。语言的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既有开拓创新，又有坚守的传

统，人们使用旧有的语言，又创造新型语言，使得语言发展内容丰富而有具有传统的特征。

扩张与内收相互牵制，形成平衡，从而使语言的产生和使用达到理想状态。

索绪尔在这一编里围绕着“地理”和“语言”的关系展开了深层的叙述，从“是什么”

和“为什么”方面解读，使得我们对于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自身的内部建设规律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


	语言文字观
	评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地理差异性的观点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